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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良好的視動整合以及視知覺能力與國字學習的表現息息相關，本研究期望找到

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之間的相關情形以及成長模式的預測因子。本研究

採立意取樣，並追蹤一年的成長，兩年追蹤共 233位幼兒。評量工具為「視覺動作

整合電腦化評估工具」，又分為「視動整合測驗」和「視知覺測驗」兩種。「視動

整合測驗」為仿畫一、二、三筆畫作為分測驗，「視知覺測驗」以一、二、三筆畫

的字形辨識以及獨體字、水平字、垂直字的字體結構辨識作為分測驗。本研究以

two-wave cross lagged panel 驗證幼兒在視動整合中成長模式的預測因子。研究顯

示：仿畫與字形辨識間的相關性為最佳，其次為字形辨識與字體結構辨識，最後為

字體結構辨識與仿畫的相關，三者之間的相關會隨著年齡而降低。仿畫的自我預測

力為最高，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獨立當作預測變項時，又以第一年的仿

畫預測第二年的仿畫預測力為最高。文末並對實務應用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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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Growth Model of
Chinese Visual-Motor Integration and Visual

Perception for Kindergarte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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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sual-motor integration is a factor to predict writing significantly. While identifying

Chinese words, visual perception is used to detect the space and radicals in two-dimensional posi-
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morphology. Based on visual-Motor integration and visual percep-
tion theor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drawing imitation in Chinese basic stroke, the identific-
a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 basic stroke, and the structures in Chinese character are explored. The
growth model of assessment tool related to the drawing imita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 basic
stroke, the identifica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 basic stroke, and the structures in Chinese character
is validated in this research. The purposive sampling i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223 kindergarten-
ers aged four to six years old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were monitored for one year. Comput-
erized Chinese visual-motor integration with three subtests and Chinese visual perception with
six subtests are used in this research. A two-wave 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 is use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growth model.

The Computerized Chinese visual-motor integration and Chinese visual perception Assess-
ment Tool has good validity in a growth model.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drawing
imitation, identification in basic stroke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character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Drawing imitation effectively predicated identification in basic stroke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character. In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suggestions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re provided.

Keywords: Basic stroke, Chinese character, drawing imitation, visual-motor integration,
visual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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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幼兒園階段的幼兒是在自然或遊戲情境中，以畫畫的方式自發性的練習

讀寫技巧，但隨著進入國民教育後，將書寫基本筆畫的文字及筆順設立在指

標中，學習方式變成坐在椅子上，以讀寫的方式作為主要學習途徑，而讀寫

能力也會直接影響到學業上的表現（林千惠，2001）。幼兒園與國小的學習

方式有極大的落差，在幼兒園大班前建立出足以讓幼兒進入國小後，能適應

國小學習方式的讀寫能力有其重要性，畢竟進入國小階段後，中文基本字形

辨識和抄寫，為讀寫首要具備的能力。

視覺動作整合（Visual-Motor Integration, VMI，以下簡稱視動整合）為將

視覺辨別及空間分析能力、精細動作技能和視覺運動整合（Daly, Kelley, &

Krauss, 2003），在幼兒的學習階段，學習新的操作技巧幾乎都需要視覺的運

作，再加上協調的動作技巧來配合，例如：將積木組合、將圖案上色、延著

線段剪紙張等，都牽涉到視覺功能的使用與視動整合的能力。

在幼兒園的學習過程，幼兒能從豐富的活動中獲得動作協調以及視知覺

能力的運用機會，並發展出適性的視動整合能力（Beery, 1997）。美國哲學

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進步教育中提及，學校是微小型的社會，透

過學校以及個人的生活經驗，皆會是一連串的做中學過程，也是幼兒學習新

知及獲得能力的過程（引自李雯琪，2016），包含幼兒使用畫畫的方式、展

現書寫的能力，例如：使用樹枝在土壤地畫畫、將喜歡的物品以畫畫方式呈

現、在圖畫上仿畫自己的名字或是喜歡的數字等，這些學習皆涉及幼兒運用

視覺動作整合的歷程。視動整合與幼兒的寫字能力、書寫速度有相關，也會

是預測手寫的顯著因子（Tseng & Cermak, 1993; Tseng & Chow, 2000; Tseng &

Murray, 1994; Weil & Cunningham-Amundson, 1994）。

視知覺（visual perception）是指眼睛接收到訊息後，大腦完成訊息處

理，將訊息賦予意義的能力（Solan & Ciner, 1989），而手指、手部動作與視

覺之間在功能表現上能做出良好的協調，即稱為視動整合能力。Exner

（2005）在研究中指出，視知覺為「視覺接受到文字或形狀的訊息同時，能

做出適當動作反應的能力」。漢字本身是以線條構成的，依照線條的變化構

成有意義的符號，再個別賦予不同的意義，這樣的過程稱之為「視覺符號系

統」（竺家寧，1998）。何三本（2003）指出，識字的基礎需具備獨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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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畫、合體字的偏旁、間架結構之能力；而識字的過程需要辨識字形的不

同、部件的分布位置、筆畫數的增減、筆畫間的辨識，將所看見的資訊整

理、吸收內化，都是運用視知覺能力完成，再用指定的方式或是自己能夠展

現出已消化內容後的方式，來表現出所學習到的部分，例如：能分辨出上、

下兩字的不同，並且指認出、從一堆字體中挑出，或是填寫在指定格子內不

超出，這是視知覺與視動整合一同運用的結果。

視知覺非單為視覺感覺或敏銳，或單為代表認知或是閱讀，但卻和認知

有著息息相關的影響。視動整合被認為有可能是最早出現的反應統整。符號

的辨識需要經由視覺接收來完成，故良好的視知覺能力能夠提升正確符號的

辨識品質。視知覺能力中的視覺覺察、視覺記憶、視覺區辨能力，能協助符

號訊息進入視覺後大腦做良好的處理。

在 Huang與 Hanley（1997）的研究中，以臺灣兒童為研究對象，調查兒

童在進入國小教育階段前的語音意識、視覺技能是否對國小一年級具有的閱

讀能力具有預測能力，由研究結果得知，視覺技巧運用在國小階段閱讀時仍

具有預測能力。O’Connor與 Jenkins（1999）指出，視覺技巧能力在國小階段

閱讀有預測能力，但大班年齡已發展至足以作為閱讀困難發現的指標。康金

雲（2010）探討幼兒視知覺能力與識字能力的相關和發展，研究結果指出：

識字能力與視知覺能力具顯著相關，視知覺能力佳、識字能力也跟著提升，

兩者間具預測效果。本研究與上述文獻中探討的年齡是相近的，從剛進入或

進入國民小學前的階段做預測，有機會在較為充裕的時間，從環境中提供更

完備的學習策略，提高對於中文文字學習品質。

中國文字字形獨立的概念在 3～6 歲幼兒已能擁有，部分幼兒能知道漢

字是由部件組成的，能夠知道一個字中有幾個不同部件組合而成（李連珠，

2006），而發展歷程中，幼兒在 5 歲以前已能判斷出不同的形狀（財團法人

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2006；高麗芷，2006），故本研究透過中文字形與字

體結構，讓幼兒辨認出字的形狀、線條、空間分布的位置，此部分並未牽涉

到理解的部分，而是在了解幼兒之中文視知覺能力。

漢字學習有三個影響因素：字的認識（Ho, 2014）、部首的拼音

（Zhang, Li, Dong, Xu, & Sholar, 2016），以及部首的語義，這三個概念缺乏

也是閱讀障礙的主要特徵（Zhang et al., 2016）。認識字，包含認識漢字部首

和字形結構的空間位置。兒童在辨識特定的基礎部首位置時，也建立了理解

部件規律的能力和部件的語意訊息，其對部首的認識，能夠預測閱讀字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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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部首的語義知識，能夠預測閱讀理解（Yeung, Ho, Chan, & Chung,

2016）。而漢字的部首拼寫技巧則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特徵（Hong, Wu,

Chen, Chang, & Chang, 2016）。部首的原始樣貌是基本筆畫，基本筆畫也是

中國部件主要組成的部分（Taft, Zhu, & Ding, 2000）。因此，學齡前階段具

有辨識基本筆畫和字體結構能力，是預備成為良好閱讀者的條件之一。本研

究只關注在漢字的意識形態，並未涵蓋漢字中的形態學習、語音和語意的完

整知識。

幼兒時期所發展的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在國小階段更是在

書寫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小階段會使用如仿畫的概念，進行課業上的抄

寫，例如：抄寫課文、抄寫聯絡本，藉由抄寫認識新的文字。李芃娟

（2014）在研究中提到，字形的特徵或線索是最初用來記憶文字識字發展的

階段。李安世（2006）在研究中提及，若具備良好的抄寫能力，可以避免長

時間或遠距離抄寫，而抄寫的字數增加時可能造成寫字問題及疲憊感。陳秀

芬、洪儷瑜、陳慶順（2008）指出，幼兒將讀寫能力的發展運用在寫基本字

概念上時，必須要先能區辨、讀、然後寫出。幼兒時期認字及仿畫能力發展

成熟，與國小的學習順利有著緊密的關係。

在幼兒階段，幼兒在幼兒園或是生活經驗中，也間接地累積仿畫、字形

辨識、字體結構辨識能力的相關技能。研究者從國內近十年的研究中發現，

國小幼兒有書寫上的問題，多數的研究聚焦於幼兒在書寫上的錯誤類型以及

寫字相關分析研究（邱清珠，2007；洪仲誼，2012；徐宜鈺，2015；張韶

霞、余南瑩，2010；陳玉茹，2010；鄭雅蓮，2008；鄭媲瑾，2008）。對於

幼兒書寫相關的研究，大多以環境提供的書寫經驗、教學的改善、書寫萌發

的歷程來著手（王瀅晴、楊蒲娟、童珮詩，2007；何芮瑤，2015；林佩蓉，

2013a，2013b；林冠伶、林麗卿，2010；林思騏，2016；侯郁如，2012；張

菀真，2014；陳惠茹、張鑑如，2011；陳鳳卿，2011；謝瑩慧、陳燕惠，

2014）。在Wu、Li、Kuo、Yang、Lin與Wang（2017）的研究中，以視知覺

理論為基礎，探討 4 至 6 歲幼兒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之間的相關，然他

們的研究欠缺幼兒在視動整合能力發展之探究。

故目前從視動整合及視知覺的發展來探討幼兒時期的仿畫、字形辨識、

字體結構辨識之相關文獻是欠缺的，本研究可彌補此方面文獻不足處。再

者，本研究探討幼兒階段對於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之發展關係，

將有助於釐清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彼此之間的關係，並提出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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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教學建議，對於幼兒順利轉銜至國小學習有極大的幫助。

本研究以「拜瑞─布坦尼卡視覺─動作統整發展測驗」（The Beery-

Buktenica Development Test of Visual-Motor Intergration, Beery VMI）（Beery,

2004）作為研究依據，以視動整合理論和視知覺理論為基礎，透過長期追蹤

資料，探討幼兒對於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成長模式的預測因子，

並結合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必經的國字學習概念，運用在本研究中。「拜瑞─

布坦尼卡視覺─動作統整發展測驗」（Beery VMI）提及，視動整合若與其

他測驗組合一起使用，能提升視動整合的預測價值（Beery, 2004）。故本研

究將「視知覺測驗」與「視動整合測驗」一起使用，期能提升本研究的預測

價值。在「視知覺測驗」中，再依照漢字組成方式分為部件和筆畫，以部件

組成字體結構辨識測驗、以筆畫組成字形辨識測驗；字體結構辨識是分辨字

形的形狀及空間分布位置，字形辨識則是以筆畫線條的呈現方式作為施測。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幼兒在兩個不同年度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

關係成長模式的效度。根據上述的理論，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和研究問題如

下：

1.研究假設一：視知覺能力和視動整合能力是有相關的。

研究問題一：幼兒在單一年度之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表現

的相關情形如何？

2.研究假設二：不同年度的視知覺能力和視動整合能力存在預測關係。

研究問題二：幼兒在兩個不同年度之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

表現的自我預測情形如何？

研究問題三：幼兒在兩個不同年度之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

表現的變項間交叉預測情形如何？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在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之間的相關情

形，以及成長模式的預測因子。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需要長期追蹤幼兒樣本，考量研究的可行性，以臺灣中部地區共

41間國小附設幼兒園為母群，透過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出四間幼兒園的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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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共有 233 位幼兒。本研究第一次施測年齡設立在 4 至 6 歲，第二次

施測年齡幼兒成長為 5 至 7 歲。第一年與第二年的研究參與者人數統計請參

照表 1，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月份是在 9 月，第一年 6 歲的幼兒至第二年 7 歲

時，多數幼兒均已進入國小階段就讀，本研究並未追蹤至國小階段，故第一

年 6歲、第二年 7歲這一群體的樣本人數較少。

表 1 研究參與者的人數統計

年齡 人數

（位）

月齡（月） 百分比

（%）

平均年齡（月）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 第二年

6歲 7歲 24 72-83 84-93 10.3% 73.70 84.63

5歲 6歲 121 60-71 72-83 51.9% 66.24 78.09

4歲 5歲 88 46-59 60-71 37.8% 54.22 66.25

總計 233 46-83 60-93 100% 64.72 76.32

二、研究工具

「中文視動整合和視知覺電腦化評量工具」的測驗項目分為「視動整合

測驗」和「視知覺測驗」。「視動整合測驗」的測驗題目曾於 Wu 等人

（2017）的文章探究過電腦化計分之效度；「視知覺測驗」的題目則來自於

Wu、Lin、Yang與 Kuo（2015）所使用的題目。

（一）「視動整合測驗」

「視動整合測驗」的施測項目是仿畫基本筆畫一筆畫、仿畫基本筆畫二

筆畫、仿畫基本筆畫三筆畫，簡稱為仿一筆畫、仿二筆畫與仿三筆畫，為了

電腦計算方便，本研究使用的筆畫算法，為遇到轉彎就另外計算一個筆畫，

例如：ㄣ為三筆畫。第一年與第二年的施測題型相同，共 34題，圖 1是仿三

筆畫的題目和作答示例。幼兒使用觸碰筆，將看到的題目筆畫呈現樣貌，以

仿畫的方式畫在作答區。「視動整合測驗」是以專家計分，每一題獨立計

分，分數最低為 1 分，最高為 3 分，專家參照題目（圖 1 的左圖）呈現的空

間方位、每一筆畫的比例、筆畫的角度等作為計分的規準，每一題目皆有相

對應的計分規準，為節省版面，將 34題的計分規準整理如表 2所示。本研究

的兩位專家是早期療育專家，皆具有10年以上實務經驗，因樣本數與題目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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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研究請兩位專家各自判讀後，再隨機選取30名學生，請專家進行重複

判讀，計算Spearman相關係數以呈現兩位專家的評分者一致性。Spearman相

關係數是 0.98。

題目 幼兒作答樣貌

圖 1 仿畫施測題目

表 2 專家在「視動整合測驗」之評分規準

特徵 說明

長度 每一筆畫的長度比例，長度是轉折點位置與轉折點位置之間的距離。

傾斜 筆畫的傾斜程度

距離差 兩筆畫之「轉折點之間的距離」間的距離差。

筆畫數 轉折幾次的筆畫

角度 基本筆數數超過一筆畫，判斷兩個筆畫所圍的角度

相對位置 字的中央點與十字中心點距離

筆畫方向 上下左右顛倒

平穩 平滑斜線：不可抖動、歪曲

（二）「視知覺測驗」

「視知覺測驗」分為兩個測驗項目：「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

識」，其中字形辨識題目共 24 題，字體結構辨識共 30 題，皆為選擇題型，

每一題獨立計分，分數最低為 0 分，最高為 1 分。在「字形辨識」測驗項目

中，以基本筆畫的字形作為辨識，又分為「認一筆畫」、「認二筆畫」、

「認三筆畫」。

平板電腦一次會呈現出一題的筆畫題型，每一題會呈現出一個題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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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答案選項，如圖 2 所示，是認一筆畫之題目。「字體結構辨識」再細分

為「認獨體字」、「認水平字」、「認垂直字」的結構作為辨識，圖 3 為認

獨體字的字形辨識施測題目，圖 4為認水平字施測題目。

Exner（2005）在研究中指出，視知覺為「視覺接受到文字或形狀訊息

的同時，能做出適當動作反應的能力」。認讀一筆畫、認讀二筆畫、認讀三

筆畫、認讀獨體字、認讀水平字、認讀垂直字是代表對於中文基本筆畫視知

覺的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主要在於辨認出字的形狀、線條、空間分布

的位置，此部分並未牽涉到理解的部分。

題目 選項

圖 2 認一筆畫之題目

題目 選項

圖 3 認獨體字字形辨識施測題目

題目 選項

圖 4 認水平字字形辨識施測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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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動整合測驗」和「視知覺測驗」之信度

本研究使用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進行分析，計算每一份

量表的信度。信度採用分隔信度（separation reliability）指標，其公式意涵同

Cronbach’s alpha係數，只是在總分部分改成以試題反應理論的能力值代入，

是一種內部一致性指標，各分測驗的信度如表 3所示。

表 3 「視動整合測驗」和「視知覺測驗」之信度

「視動整合測驗」 「視知覺測驗」

仿一筆畫 0.90 認讀一筆畫 0.70 認讀獨體字 0.97

仿二筆畫 0.91 認讀二筆畫 0.98 認讀水平字 0.93

仿三筆畫 0.92 認讀三筆畫 0.97 認讀垂直字 0.73

三、資料分析流程

本研究採用兩步驟分析取向（Anderson & Gerbing, 1988; Wu et al.,

2017），第一步驟是以試題反應理論的部分計分模式（partial credit model,

PCM），如式子 1。

Pik ( j) =
[

k

v = 1
( j biv)]

mi

c = 1
[

c

v = 1
( biv)]

（式子 1）

其中，bi1 = 0且
1

v = 1
( j biv) 0； j表示受試者 j的能力；k為受試者的回答所

屬計分類別，k = 1…mi；mi 為隨題目而變的變數；mi 是第 i 題所有的計分類

別數；Pik j 表示能力為 j 的受試者 j 在第 i 題得 k 類的機率

（0 < Pik j < 1）；biv 指第 i 題第 v 個的試題階難度參數（item step par-

ameter）（郭伯臣、吳慧、陳俊華，2012；Embretson & Reise, 2000; Hambl-

eton, Swaminathan, & Rogers, 1991; Masters 1982）。研究者使用 ACER Con-

Quest 3（Adams, Wu, & Wilson, 2012）軟體，以期望後驗法（expected a pos-

teria, EAP）求得每一位幼兒在第一年「視動整合測驗」中的仿一筆畫、仿二

筆畫、仿三筆畫，以及「視知覺測驗」中的認讀一筆畫、認讀二筆畫、認讀

三筆畫、認讀獨體字、認讀水平字、認讀垂直字的分數。本研究分析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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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試題難度參數平均值設定為 0，作為量尺的參照基準點，第二年的受

試者分數是將第一年的試題參數作為定錨題（anchor items），計算每一個受

試者在各分測驗的分數，定錨題的目的是要確保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受試者量

尺為相同量尺。

第二步驟則是使用兩波交叉延宕分析模式（two-wave cross lagged panel

design）探討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在不同時間點之變化關係。交

叉延宕分析模式是考慮三種關係：第一種是同步相關（synchronous correla-

tions），在時間點一變數之間的相關，指示變數之間的橫斷面關係（cross-

sectional relationships）；第二種是自我回歸效應（auto-regressive effects），

是變數隨著時間的自我回歸關係，如某一變數在時間點一和時間點二，指示

變數隨著時間的穩定性；第三種是交叉延宕相關（he cross-lagged correla-

tions），不同變數之間隨著時間演變的關係，如X變數在時間點一和 Y變數

在時間點二的演變關係。

交叉延宕分析模式是一種結構方程模式，本研究是使用 maximum likeli-

hood estimation，以 the Mplus（version 7.11）（Muthén & Muthén, 1998-2013）

分析，模式效度檢核上是檢核初步的適配（preliminary fit criteria）和整體的

模式適配（the overall model fit）（Byrne, 2012）。

本研究根據交叉延宕分析模式之理論，探討視動整合與視知覺間的交互

影響關係，因而形成本研究的理論假設。在理論假設模式中，第一年的仿

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間以及第二年的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

識間皆有自我相關的關係。第一年的仿畫能預測第二年的仿畫、字形辨識、

字體結構辨識；第一年的字形辨識能預測第二年的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

構辨識；第一年的字體結構辨識能預測第二年的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

辨識，理論模式如圖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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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資料分析結果

本研究是使用兩步驟分析取向：第一步驟是以單向度試題反應分析；第

二步驟是交叉延宕分析模式。本節依序呈現此兩步驟之分析結果。

一、單向度試題反應分析的分析結果

第一步驟單向度試題反應分析的結果呈現於表 3。表 3 的資料是以受試

者在第一年的作答反應資料為主，第二年受試者之平均分數是以第一年的試

題參數為主，以確保時間點一和時間點二的受試者指標分數是同一量尺，故

未再進行試題分析和試題適配度分析。表 3 的資料顯示：所有試題之試題適

圖 5 本研究之研究理論假設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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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度指標（WMNSQ）介於 .79 至 1.32 之間，達到指標之要求，顯示「視動

整合測驗」和「視知覺測驗」的題目與單向度試題反應理論模式的適配程度

良好（Adams & Khoo, 1996）。

試題反應理論將受試者能力和試題參數置於同一量尺，故由第一年受試

者的平均分數和試題難度參數比較可知，受試者在仿一筆畫（1.54）、字形

辨識的認一筆畫（2.94）和認二筆畫（1.15）的平均分數高於試題難度參數

之範圍，顯示這些題目對於受試者是較簡單的；字形辨識的認三筆畫

（0.69）、字形結構辨識的認獨體字（-0.71）和認水平字（-0.42），受試者

的平均分數含括在試題難度的範圍之間，顯示這些題目對於學生是難易適

中。本研究透過定錨題將第一年和第二年的能力分數置於同一量尺，表 4 顯

示幼兒在第二年的平均分數是呈現進步的狀態。

表 4 試題反應理論之初步分析結果

分測驗
試題難度

[最小值,最大值]
試題適配度

[最小值,最大值]
受試者第一年

平均分數

受試者第二年

平均分數

仿一筆畫 [-0.42,0.31] [0.92,1.32] 1.54（0.65） 4.57（0.82）

仿二筆畫 [-0.28,0.47] [0.79,1.17] 1.25（0.73） 2.82（0.81）

仿三筆畫 [-0.47,0.33] [0.92,1.11] 1.33（0.98） 2.80（0.94）

認一筆畫 [-0.47,0.45] [0.85,1.22] 2.94（1.85） 4.99（2.03）

認二筆畫 [-1.41,0.93] [0.92,1.11] 1.15（0.98） 2.06（1.12）

認三筆畫 [-0.84,0.92] [0.92,1.17] 0.69（1.01） 1.57（0.68）

認獨體字 [-1.09,0.69] [0.92,1.05] -0.71（1.11） 0.18（0.83）

認水平字 [-0.37,0.66] [0.86,0.95] -0.42（0.22） 0.07（0.25）

認垂直字 [-0.37,0.23] [0.93,1.12] -0.54（0.84） 1.04（1.20）

註：（）中的數字為標準差。

二、交叉延宕分析模式的分析結果

（一）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關係成長模式的效度

本研究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53至 0.86之間，符合基本假設值（>= .4），

是有顯著的。變異量中，沒有呈現出非負數的變異數。標準誤的最小值是

0.025，最大值是 0.144，接近於 0的範圍內（Tabachnick & Fidell, 200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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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卡方值為 194.324，自由度為 120，p 值小於 .05，代表是有顯著的。

Byrne（2012）提到樣本數較大時，卡方值容易顯著，需參考其他指標。在

考慮模式複雜度後，本研究的卡方值，也就是
卡方值

自由度
= 1.62，是小於 2；再

者，整體模式與施測後分析的分數，良好模式適配度的指標是 CFI >

.95，TLI >= .95，RMSEA <= .05，SRMR <= .08（Byrne, 2012）。本研究比較

適配指標（CFI）為 .956，呈現出合適的適配度；TLI為 .944，雖不在指標範

圍內，但差異僅 .006；均方根近似誤（RMSEA）為 .052，標準化均方根殘差

（SRMR）為 .042。整體模式適配度而言，大部分的指標是在指標範圍內，

以此顯示，在「視動整合測驗」中使用仿畫基本筆畫施測，以及「視知覺測

驗」中使用基本筆畫和部件字施測，具有良好的效度，請參照表 5。

表 5 模式適配度指標及門檻值

指標 本研究之模式 門檻值

因素負荷量 [0.53, 0.86]（Y） >= .4

變異量
negative error

variance

標準誤 [0.025, 0.144]（Y）
near-zero (small)

standard error
2
M 194.324

dfM 120

P .000（N） Not significant
2
M/dfm
考慮模式複雜度後的卡方值

1.62（Y） <= 2

比較適配指標（CFI） .956（Y） >= .95

TLI .944（N） >= .95

均方根近似誤

（RMSEA）
.052（Y） <= .05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

（SRMR）
.042（Y） <= .08

標準誤

（standard error）
[0.025, 0.144]（Y）

near-zero (small)
standard error

註：Y表示達到門檻值，N表示未達到門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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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間的交叉延宕分析模式

結果

圖 6 為本研究理論假設模式數據分析結果，以下將依研究問題說明研究

結果。

1.研究問題一：幼兒在單一年度之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表現的相

關情形如何？

第一年的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間的相關中，仿畫與字形辨識

間的相關是最佳的（0.602），其次為字形辨識與字體結構辨識的相關

（0.476），最後為字體結構辨識與仿畫間的相關（0.332）。第二年的仿

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間的關係，最佳為仿畫與字形辨識間的相關

（0.331），其次為字形辨識與字體結構辨識間的相關（0.242），字體結構

辨識與仿畫間在第二年已無相關。仿畫、字形辨識與字體結構辨識，三者之

間的相關性，第二年的相關皆比第一年相關低或無相關。由此可推論，字形

辨識與字體結構辨識、字體結構辨識與仿畫、仿畫與字形辨識，三者之間的

相關會隨著年齡而降低。

2.研究問題二：幼兒在兩個不同年度之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表現

的自我預測情形如何？

第一年的仿畫預測第二年的仿畫時，預測力為最佳（0.931），其次為

第一年的字體結構辨識預測第二年的字體結構辨識（0.402），最後為第一年

的字形辨識預測第二年的字形辨識（0.215）。第一年的仿畫、字形辨識、字

體結構辨識預測第二年的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三者皆存在預測

力，而仿畫的預測力為最佳。

3.研究問題三：幼兒在兩個不同年度之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表現

的變項間交叉預測情形如何？

第一年的仿畫能有效預測第二年的仿畫、字形辨識和字體結構辨識，迴

歸係數分別是 0.931、0.225和 0.334；第一年的字形辨識和字體結構辨識，除

了預測本身之外，對其他構念已無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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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分析與討論

1.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間的相關性

本研究由分析數據中得知，字形辨識與字體結構辨識在第一年和第二年

皆有相關且能自我預測，表示在環境中提供字形辨識學習的機會時，同時也

會增進字體結構辨識發展的機會；反之，在環境中提供字體結構辨識學習的

機會時，同時也會增進字形辨識發展的機會，且愈早在環境中提供字形辨識

或字體結構辨識學習的機會，能同時提升字形辨識及字體結構辨識的發展。

幼兒園教師在教學現場，能增進對於字形辨識及字體結構辨識能力的學習經

驗，例如：使用筆畫較少的字，讓孩子藉由想像力，畫一個字住得進去的

家，像是「大」需要一個地板比較寬的家。幼兒園教師也可以藉由幼兒的名

字內，選擇其中一個為部件字的字，引導幼兒想像這一個字需要幾個家，像

是「林」需要兩個家。認讀圖案、符號、字，皆涵蓋於幼兒的文字概念中

圖 6 本研究理論假設模式數據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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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igan, 2004）。陳惠茹（2015）的研究結果指出，幼兒部件概念與其認

字能力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部件概念發展愈佳，識字能力愈好。本研究使用

的是認部件字及認筆畫，以字的基本組成要件作為認讀，故能與上述的文獻

相互呼應。

隨著年齡成長，字體結構辨識與仿畫間的相關會降低至無，但是在第一

年分析數據中，第一年仍是有相關性。在成長模式中，如果所有的學生皆同

步成長，則第二年的相關值應接近第一年，但本研究卻降低，推測可能是學

生在「視知覺測驗」和「視動整合測驗」的成長狀況並不一致，導致相關降

低，而成長狀況的確是受到認知或其他因素之影響。本研究建議在 6 歲以

前，環境中提供字體結構辨識學習機會時，也會同步提升仿畫發展的機會；

反之，在環境中提供仿畫學習的機會時，同時也會增進字體結構辨識發展的

機會。故幼兒園教師在教學現場，能增進對於仿畫及字體結構辨識的學習經

驗，例如：幼兒可以藉由拼圖的方式，將部件字中筆畫數較少的部件，仿畫

在符合部件的空間位置中，再將其他部件以拼圖的方式拚在對的位置，像是

「性」，可以讓幼兒仿畫「 」，再找到「生」的拼圖，完成「性」字。林

冠伶、林麗卿（2010）從 5 歲幼兒的書寫發展與經驗探究中發現，書寫萌發

者的重要書寫鷹架是從仿寫開始作為建構的。Mercer 與 Mercer（1998）在研

究中指出，書寫過程需要視動整合以及視知覺中的視覺區辨。從文獻中能夠

看出視動整合以及視知覺的關係是相互存在著，此部分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

互支持。

2.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間的預測結果

仿畫預測未來一年幼兒在仿畫間的發展能有高度的預測力，此結果可以

得知，在幼兒時期發現仿畫的能力展現，能清楚預測一年後幼兒在學習過程

中運用仿畫能力的表現。幼兒園教師在教學現場，能增進對於仿畫的學習經

驗，例如：幼兒早上進入幼兒園時，在自己名字後面的簽名格中，仿畫一個

簡單的字或是自己名字中其中一個字表示簽到；或是在學習單中，仿畫一個

生活中見到的字。每一天的練習，可以增加大量的幼兒仿畫學習經驗。吳端

文、陳韻如（2009）提及，視動整合能力影響著幼兒描字及寫出正確的國字

和數字。而視動整合也是預測書寫的顯著因子（Tseng & Cermak, 1993; Tseng

& Chow, 2000; Tseng & Murray, 1994; Weil & Cunningham-Amundson, 1994）。

本研究使用仿畫能力作為施測，而仿畫能力是使用視動整合能力來完成，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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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與上述文獻均指出，視動整合是預測書寫的顯著因子，兩者相符合。

而過去研究多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對於幼兒時期的相關研究極少，因此

本研究發現在幼兒時期即能以仿畫來預測未來仿畫的發展，將是未來重要的

文獻參考。

仿畫亦能預測未來一年幼兒字體結構辨識的發展，幼兒園教師在教學現

場能增進對於仿畫的學習經驗，例如：在作畫時，將仿畫運用在圖畫中，可

以讓孩子仿畫口字形窗戶、仿畫直線代表細雨、仿畫似ㄣ字代表閃電。李安

世（2006）在研究中發現，要增進幼兒無限時或時限內的抄寫品質，能夠使

用漢字部件教學，故抄寫的品質與部件的字體結構辨識息息相關。此文獻使

用的是抄寫，抄寫是看著指定的字，並在指定處寫下完全相同或幾近相似的

字，而本研究使用的仿畫，是把指定的符號或內容在指定處畫出完全相同或

相似度較高的符號，兩者定義相似，而仿畫的發展更是在抄寫之前，故本研

究的結果能獲得支持。

整體而言，仿畫為最重要的變數，能有效的預測幼兒在第二年的仿畫、

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在教學中，教師除了在遊戲中觀察仿畫能力，做

為預測一年後幼兒運用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能力的表現外，也能

在遊戲中觀察字形辨識表現能力以預測字形辨識發展，以及在遊戲中觀察字

體結構辨識表現能力預測以字體結構辨識發展做為參考。研究者建議，幼兒

園教師能夠在有限的教學時間中，可以優先考量加入預測力較高的仿畫能力

做為教學考量。

肆、結論及建議

本研究針對 4 至 7 歲的幼兒，施測「中文視動整合和視知覺電腦化評量

工具」，探討幼兒在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識之間的相關情形，以及

成長模式的預測因子。

一、結論

就整體模式適配度而言，幼兒在兩個不同年度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

構辨識的成長模式具有良好的效度。第一年的仿畫、字形辨識、字體結構辨

識間具有相關，第二年的字體結構辨識與仿畫已無相關性；而三者之間的相

關會隨著年齡而降低或降低至無相關性。第一年的仿畫預測第二年的仿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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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預測力最佳，其次為第一年的字體結構辨識預測第二年的字體結構辨

識，最後為第一年的字形辨識預測第二年的字形辨識。第一年的仿畫能有效

預測第二年的仿畫、字形辨識和字體結構辨識。

二、研究的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是長期追蹤，兩年的研究對象需相同，在第二年時，部分幼兒已

不在原學校就讀，建議往後的研究能夠在學期轉換前，先調查未來學期轉換

後幼兒欲就讀之學校，將研究對象的人數提高，並且將各年齡層研究對象人

數均等分配，可以提高研究嚴謹程度。本研究以中部地區幼兒為主要施測對

象，建議往後的研究能夠將研究範圍拓展至不同的縣市，地區範圍較為廣

泛，能更具代表性。

本研究所使用的施測項目為漢字的基本組成要件，基本筆畫和部件，研

究對象在幼兒現階段的教育現場學習時，幼兒園教師已會讓幼兒在圖畫中、

點名板上仿寫自己的名字、座號，或是代表性的字。到了研究對象的第二年

施測時，部分研究對象已經上國小，在小學一年級的教育現場學習時，國小

教師會讓幼兒學習注音符號、自己的名字、認識課文中的字等，此部分並未

在本研究中納入作為效標，若能將教學現場書寫的表現納入本研究的探討

中，更能有效的探測對於未來書寫的影響。

影響認字的因素，本研究著重於視動整合、視知覺能力的探討。認字的

品質及速度，影響著之後閱讀的學習，音韻覺識在早期閱讀教學中具有重要

性，是認字教學的元素之一，之後相關研究若能納入音韻覺識相關的變項，

可讓研究更為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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